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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應用
************************************************************
「這福音不出售」：改革制度的宣教模式
關文慧
(中國神學研究院道學碩士學生)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路加福音4：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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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宣教，其包含之範疇很廣泛，所牽涉的模式也很多。因為宣教學的本質，必須以聖經的教導為福音信仰內容，經由歷代不同的神學思想及歷史變遷共同塑造出來，亦因著不同的民族、風土文化、處境、社會結構等而產生出不同的策略及模式去傳達神奇妙的救恩；為著追求一個目標，就是使人回應神。這是筆閱讀《更新變化的宣教 ─ 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一書的領受。而「制度改革式」是其中之一種宣教範模(mission paradigm)，甚值得今日身處香港的基督徒注意及反思，因為「制度改革式」是經由長時間的服侍所驅動，不能短期內以信主人數為增長指標；若與香港傳統的街頭佈道方式比較，是普遍教會所陌生的，是給遺忘了的部份。本文將透過《這福音不出售》一書之見證，來探討社會公義與傳福音之間的關係，從而啟發教會對貧窮人事工發展之再思。
 
「制度改革式」中的聖經神學
所謂制度改革式，就是透過挑戰不公義、欺壓人的社會制度，保障貧窮人的福祉，將神的公義及基督信仰的價值觀彰顯出來，推動社會改革。香港工業委員會(工委會)曾挑戰香港的勞工福利制度，將婦女工人從無薪產假的壓制中釋放出來，成功地爭取了六個星期三分之二的有薪產假。類似改革性行動，其實在基督教歷史中卻是有跡可尋，而且主耶穌更是制度改革的先鋒。在新約時代以色列人的社會宗教制度下，安息日是不可給人治病的，耶穌卻在畢士大池子旁，醫好患了38年的癱子。此外，耶穌也違反拉比持守的制度，多次伸手捉模不潔淨的大痲瘋病人，透過醫治釋放被疾病所壓傷的人。到了中古十六世紀，在宗教與政治交織成之社會制度下，馬丁路德從贖罪劵買賣的歪理下決心將人民拯放出來，推動教會改革，成功地更新教義，將信徒帶進入另一個新的社會體制。今天基督教界正面對反性向歧視立法在即，為要保護那靈裏的貧窮人，維護公義的社會制度，也是所有教會及信徒為基督挺身反對的好機會。然而，實踐神的公義和憐憫的要求，在舊約中（特別是先知文學）是非常強調的，例如彌迦書六章8節，已有清晰的教導：「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因為，「公義」、「憐憫」、「與神同行」，才是神想要我們獻的祭物，也是基督徒敬拜神真義的演繹。[1]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十二章12節也承繼先知傳統之教導，指出：「應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表達那「非祭禮化」的神學觀。[2]因此，除了傳福音之外，履行社會公義也是教會不可分割的使命，就如一個錢幣兩面的關係，而聖經中對公義的理解，也正正就是為受壓迫者伸冤，為他們討回公道。[3]可是，履行社會公義是否就等於傳福音？本文將透過工委會的事例來探討這課題。
 
「這福音不出售」，不可「硬行推銷」
        對工委會而言「這福音不出售」，指出人是不能借著金錢、權勢去買福音，因為福音並不是個人商品，供個人珍藏，福音本是神為世人所設立的無價寶。正因為福音不是商品，基督徒不能成為福音的銷售員並將無價的福音「硬行推銷」（Hard-Sell）。[4]「硬行推銷」的方式似乎是指在街頭佈道中常用的技倆：如以「四律」向人宣講屬於「罪人」的整全福音，期望人能夠認罪歸主，著重理性認知層面。我也沒有誤會馮煒文先生的意思，取巧地判斷他認為「硬行推銷」傳福音方法是沒有用處。按工委會之經驗而言，在被欺壓的工人當中，只談「罪人」的福音其範疇是不全面的，這並不是他們的真相，因而工委會所宣講的，正是「被罪者」（Sinned Against）的福音。「被罪者」的意思，是指她們的傳福音物件正是那被罪惡所剝削、所壓迫的工人。人的身份同時是罪人，也是罪惡下的受害者。若然福音只關注他們的罪，忽略了他們的處境及切身需要，失去了對他們憐憫的愛，福音又如何能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這並不只是馮先生個人紙上談兵的理論，而且出於他親身實戰的寶貴經歷。因為馮先生沒法忘記，當擴音器在工廠宣講「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所出一切話語」這話所換來只有工人的嘲笑聲；他也不知如何應對一位工頭在教會崇拜後，回應有關貪婪的罪行時，指出人常常看到工人偷走工廠內一些物料的罪行，卻又看不到工廠老闆偷走工人的有薪假期那一面。[5]以致馮先生不得不放棄「硬行推銷」。
 
「工廠牧養」轉變為「站在工人那邊」
出於憐憫的愛驅使工委會的運作立場由協調勞資雙方的「工廠牧養」轉變為「站在工人那邊」，融入工人階級文化中，採取同行者的處境化傳福音策略，表達神對工人的關注。工委會認為，只要使「被罪者」與耶穌相遇，才會深深體會自己是「罪人」這道理。[6]也就是說，工委會決定將無價的福音以「軟行推銷」（Soft-Sell）策劃，將基督信仰的價值觀透過行動讓工人親身經歷，著重感性體會。而「被罪者」的福音內涵，就是人將被賜予力量，應許能過著負責任的生命，而一個負責任的生命，不是契約、不是擔子；乃是神的恩典，是釋放。[7]我也非常欣賞馮先生以行動來實踐基督的憐憫的愛，去描繪基督的福音，針對工人的需要，強化他們的力量，以致使工人能看見基督給予人過豐盛生命的承諾得以落實。至於「被罪者」一詞之概念，我認為在聖經中向來不是新事，尤其是新約時代中，信徒本身已常常活在被欺壓之社會制度下，在教會中仍然分爭結黨，帶著「被罪者」與「罪人」之雙重身份，只是這身份有意無意間給我們遺忘了似的。今天教會裏對於前線傳福音的培訓上，常有意無意間處於多著重整全福音之技巧熟練，少著重帶著聆聽之心及憐憫之情向「被罪者」發出邀請，忽視了對人的軟弱無力及基本需要的敏銳性，這是馮煒文先生經過一連串觀察對貧窮人傳福音後「睇唔過眼」的心聲，同時又有意無意地反映了教會的實況。而這個實況，至今仍然存在，尤其是在中產教會裏。
有趣的是，工委會的首次革命行動可溯源於1974年在慶祝耶誕節的節目中，加插了述史式的查經節目，經文正正是路家福音二章有關耶穌的誕生的經過。對婦女工人而言，馬利亞在懷孕末期長途跋涉的危險，成了整個查經討論的核心，也為工委會帶來為受壓迫的婦女工人伸冤的切入點。工委會堅決要為婦女工人權益爭取分娩有薪假期，透過向工人教授勞工權益為她們「加力」，盡顯生活服侍的典範，又使她們有規舉地在被壓迫的社會制度中靠自己站起來，為自己申辯及作出行動。在這次成功推動社會改革背後，工委會也見證了神的作為（missio dei），其理解有三[8]：首先，神喚起成千上萬的人的意識，透過一個「無錢、無政治背景、無權勢、無傳媒支援」的工委會，將並未意識到的實質欺壓情況列舉出來；其次，神將基督教界以外的聯盟力量帶進來幫助工人，如女律師工會；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支援，就是群眾的團結力量，包括強大的工人階級及不斷增強的中產階級的支持。這都是工委會意想不到的，正如工委會成員劉千石先生所言：「我們的角色就是為一群無力歎氣的貧窮人伸冤，並帶到神面前」。[9]當改革制度的法例通過後，工委會隨即需要面對另一令人振奮的任務，就是在未來三年內牧養那願意回轉歸入基督名下的二百多位工人。因為透過工委會的無條件幫助，為婦女工人伸討了公平的福利待遇，改善勞工福利制度，從而使工人看見了服侍人的基督，體會到神關注貧窮人的需要。
 
角色扮演的定位
工委會能夠借著履行社會公義並向工人傳福音，是因為她所扮演之角色，除了是先知之外，也是僕人的救贖角色，透過服侍將基督帶到工人面前，使工人認識神，甘願謙卑回轉。假若工委會在伸張社會公義的過程中沒有將人帶到神面前認識祂，又沒有將基督介紹給人，這似乎算不上是傳講天國的福音，似是傳自己的福音，那只關注個人能力及立場的福音。因此，我的初步結論是，履行社會公義不等於傳福音，但是借著履行社會公義，也可以將神的福音傳開。相反地，透過達至傳福音之目的，同時也可以履行社會公義之使命，就如工委會一樣。當中關鍵似乎在於傳福音者想在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及如何定位，是角色扮演上取捨的問題。如此一來，這是否又意味著，傳福音與履行社會公義是可以選擇性地獨立存在和執行？
David Bosch在《更新變化的宣教 ─ 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中給了我們一條出路，他指出既然基督徒的使命是要繼承神的救贖使命，而神救贖的使命卻帶著屬靈性和屬社會性的兩個層面的理解：
一面是在個人身上做改變、成聖、使之得榮耀的工作；另一面則屬於神在創造、歷史、照管上的整個大計畫。…… 這兩項『使命』是不可分的。…… 委身從事社會改革本身就是熱心追求神的國復興的必然結果。[10]
因此，追求社會公義，作世上的鹽、世上的光理應是每個作為基督徒的必然特質。故此，從神學思維的推論下，我得出一個結論：履行社會公義是等如傳福音，兩者的關係就好象一個錢幣兩面的關係，彼此緊靠，一面是有關天國觀的管照，而另一面則是個人救贖觀的擴展，是基督徒繼承神救贖的兩層使命的必然執行。
 
傳福音的天國觀
不錯，若單從推行社會公義制度而言，其實它是支援著傳福音事工，構成傳福音整體的一份部份。無可否認，人的私心和敗壞扭曲了社會原先看為美好的道德觀，社會似是有意無意間教人將誠實看為愚蠢，忍耐看為懦弱，「走後門」看為聰明，揮霍看為豪爽，色情看為藝術，賭博看為善舉等等。人的罪惡已經進入社會架構中不斷摧毀人的道德價值，進而挑戰社會公義制度的建立，就如性傾向歧視立法一樣，落實後只會是剝削普羅大眾言論自由。當教會努力傳講天國的福音的時候，還以為一個又一個悔改的生命可以改造社會，那知罪惡的社會架構卻又從另一方面壓迫和侵蝕一個又一個靈魂裏貧窮的生命，速度甚至比拯救還要快。[11]故此，挑戰不公義的社會制度，不單是基督徒的份內事，也是教會的必然使命，因為這不單是出於對神的忠心，而且更是對抗那罪惡背後的操縱者 –撒旦，在世界中擴展天國觀，拯救社會裏的貧窮人。
 
福音的真相
        「制度改革式」的實踐過程中其實也反映出多元宣教範模。筆者開始明白，所謂宣教范模，其實正是要教導我們去破除固有的自我（方法）主義，謙卑求神主導傳福音的切入點，伸張公義，以致福音能與傳福音物件產生交流，使他體會神愛「你」，主耶穌要拯救「你」的切身真相。所謂獻「活祭」，是傳福音者有責任傳遞「行公義，好憐憫」的神的真實，是一生的委身，比起硬行式的15分鐘將整全的「四律」向途人講解一次，其實更有深度，更能將人帶到神面前，與神對話。亦只有當人認識偉大的神的時候，才只會認識軟弱的自己；這就是使「被罪者」與耶穌相遇，才會深深體會自己是「罪人」的意思。不竟，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人的智慧是不能完全將福音規範化，將傳福音的方法系統化。否則，我們就是忘記了聖靈的工作，那使人「心意更新而變化」，以及叫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的神。也忘記了「與神同工」的傳福音真義。
 
對我和我教會的意義
要推行社會制度改革，伸張社會公義，對今日教會而言，似乎仍然是遙不可及的事情，因為我們連向貧窮人傳福音的經驗和資源配套都不足。筆者的堂會是典型中產教會，貧窮一詞的定義就顯得更為狹窄，也許有得食、有得住、有綜援就已經解決了貧窮問題（這也是筆者一貫的想法）。其實香港的貧窮問題已不是基本性，而是「相對貧窮」，難怪教會一直不能使基層鄰舍留下來被牧養，關鍵是我們甚少留意他們（尤其是新移民），不論在文化上還是社會制度上，均被扭曲了的道德價值觀有意無意間欺壓著：輸入外勞的政策使就業機會更為狹窄，縮減醫療開支使病人自費藥物反映福利保障對貧窮人不足等等。在我們眼中，感受不到他們的冤屈；在他們眼中，我們的生活方式是高一階級，彼此間根本溝通不了，以致不能在教會生存。明顯地，貧窮人在香港社會中要生存，要脫窮，都比我們所付出的更要多。還記得每一次遍傳運動出席率中，筆者的堂會是較為踴躍的，分享起來自然也結果子比較多；可是，基層鄰舍的流失率又如何？要在教會中推動中產人士對貧窮人改觀，站在貧窮人那邊為他們爭取公義的制度，除了依賴牧者教導外，找出有心人是首要任務。但願神透過我教會內成立服務社，將有心成為貧窮人的同行者放在一起，成為一股力量，幫助貧窮人之餘，又能發揮推動教會改革之力量，以致能培養出推動社會公義制度建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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